
题记：四亩薄田如至宝，精耕细作年
年。忙中成长苦中甜。艰辛惜饱暖，忧乐
总增删。春种夏耘秋入廪，方得老少心
安。清香一碗解饥寒。莫言谷米小，粒粒
似珍丸。

——《临江仙·惜粮》
我的父母亲是 1989 年从辽宁清源县

南八家乡迁回原籍济阳唐庙小李村的，承
包了四亩三分地。收割的麦子在自家的院
落里打压、风晒、存放。母亲如果看见从房
屋里鸡飞狗跳的情景，那一定是心爱的粮
食又遭到了鸡狗的糟蹋，她就愤怒的拿着
棍棒在追打它们，嘴里还会大声骂到：“遭
千刀的畜生，白天不在院外去找吃的，就死
在家里来吃我的粮……”

记得我小时候就问过母亲：“娘，什么
对您最重要？”她总是坚定不疑地说：“粮！
没有粮吃是要死人的！”说这话的语气认真
而肃穆。她经常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母亲（1934年7月17日出生），是济阳
新市镇崔塘子村人。于 1947 年与我父亲
司玉杰结了婚，那时她才14岁。婚后生育
了我们兄妹七人，家里人多地少，生活非常
贫穷。家里的劳动力主要给地主当长工维
持生计。同年秋天，家里一场大火烧毁了
全部的家产——三间茅草屋。不久，我的
姥爷姥娘也因为饥慌和生病相继离开了人
世。母亲跟随我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日
子过得很艰难，一天能有两顿吃的就很好
了，哪里还管它有没吃饱或是有没有吃上
米面呢？母亲常感慨那些年真的是天灾人
祸碰一块了，加上济南地区又打仗，家里种
的粮食也不产粮，经常自己到地挖野菜吃，
一年只有过年的时候能见上米面，每天有
菜稀粥就很不错了。母亲在和我讲这些的
时候，眼睛总会看着屋的外面，有一种哀伤
在她的眼里流露。

后来，是先祖司希禄和先祖母
王氏（从章丘市五区木家庄）讨饭
来到济阳县唐庙乡李村。爷爷司
希祯、奶奶刘清英（山东省弗县牛
栏乡人，带着司玉俊（1926 年出
生）从章丘县木家庄一路要饭到了
司家）。在47年秋，我大爷司玉俊
被土匪怀疑是共产党抓了去，关了
三个月，放出来后就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离开了家。后来他参加了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济南战役（三
次荣记个人三等功）和 1949 年 10
月 24 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十四
天)，人民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在
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海
水退潮，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下属
三个团共九千余人全军覆灭。朝
鲜战争爆发时，他所在的这支部队
驻守北京。1957 年夏天，从北京
驻军转业回来等待安置工作。经
人介绍与张兰英（1929年出生，济
阳县稍门乡八里村人）带着赵桂珍
（后改名叫司桂珍、1952 年出生）
结了婚。同年秋天，我大爷一人调往青海
省西宁市海口工作，后又安排海西州德令
哈农场工程大队、怀农分场工作。1980年
离休后回到了家乡。

我的爷爷、奶奶只生了我父亲司玉杰
（1930年出生）一人，小学文化。从事过民
办教员，村会计和煤矿工人等职业。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进行土改，一家人才有了自
己的一亩多地。但是家里人口多地少，每
年种的粮总是不够吃，就依靠我大爷每个
月往家里邮寄20元钱维持。1958年春，因
大炼钢铁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农民吃大食
堂，连续的自然灾害涝灾，家庭生活更加困
难。到了 60 年又遇上涝年（济阳是沉降
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加上黄河屡次决
徙，沉积物脚错分布，淤垫不匀。田园成盐
碱涝洼地）有诗云：“旱天泛碱白茫茫，涝天
积雨水汪汪”。 庄稼颗粒无收，家里日子
就更加贫穷难过。我母亲干了一天的活，
又没有吃的，加上连累加饿，更没有奶水，
我弟弟（小栓子）夜里含着母亲的奶头被饿
死了。这年秋天，父亲为了生计，和几个人
到国营农场偷红薯干，被村民举报。在一
个夜晚逃到了辽宁，在一个山矿当工人。
家里就剩下我爷爷奶奶我们七口人。1960
年 5 月底，我看到屋后面的麦地里的麦子
有粒了。我饿的实在没有法，在一天的晌
午，就爬到麦地里拔了几棵麦子，在地头边
用手搓着吃，被村里护青的贺麻子（哑巴）
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拖到了大队食堂里往地
上一扔就走了。母亲下工回来，听到大食
堂的钟响前来打饭，不小心被大食堂的门
槛绊了一下趴在地上，在爬起来的时候看
到了我，扑过去把我抱在怀里，哭叫了很长
时间，我才苏醒过来。队长李长青跟狐狸
叫般的说：“司玉杰家里的，你来玩什么把
戏啊？你儿子偷吃队里的麦子，这是破坏
生产，你还敢来哭闹？不发给他们饭吃。”
母亲没有领到饭，背着我就回到了家里，
这天中午我们一家都没有饭吃。没过几
天，县里和公社到村里来检查工作，晚上
开村民大会，我母亲哭诉了队长李长青克
扣我们家的口粮，踢打我奶奶，吓唬奶奶
说：“扒你家房子”。不几天，奶奶就死了
的事实经过，当晚就把李长青队长职务免
了。从这以后，虽然每顿饭队里能按规定
发给我家口粮，因为父亲不在，又缺乏劳
力，仍然没有摆脱困境，到了使人无法维
持的地步。眼看着我就要被饿死的危
险。母亲经过和我大姨他们商量以后，在
一个唐庙集上（第一次）把我送给了济阳

县唐庙乡后楼村的孙世友（大表舅家当儿
子）。那天，天气格外的好，那是连续下了
多日雨后，见到的最好的晴天，我好奇的看
着大表舅给别人理发。等了一会，母亲对
我说：“在这玩一会，我一会就回来。”接着
又跟大表舅说了几句话后，就哭着走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大表舅把我抱起来放在
自行车横梁上带着我走。这是我第一次坐
车子，心里甭说多高兴了，在过后楼村口一
小桥时，由于我的脚在下乱动，不知怎么被
车前轮里挂了一下，脚上的鞋就掉了。大
表舅下了车子，拾起鞋给我穿上。表姨过
来了很高兴的抱着我回到家里。我在大表
舅家住了六、七天后，又把我送了回来。大
表舅给我母亲说：“这孩子吃的太多，夜里
不是尿在床上就是拉在屋里，我也养不了，
给你送回来了”。那时吃集体大食堂，一口
人才能领到一个玉米饼子（二两），全家人只
能靠野菜填肚子，村里的榆树皮都扒光了，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这
年饿死的。夏季，每天都在下雨，连续下了
三个月，村里的积水到了大人们的胸口那么
深，村里的很多房子都被水浸泡塌倒了。我
的家处在村东头，而且地基高，家里的北屋、
东屋和西屋都完好无损。隔三差五的我大
姨（李芝兰）就叫大姨夫（孟光信）给我们家
送些吃的。要不就是大舅、舅母李光兰和二
舅（李志江、舅母李氏）送吃的，不然恐怕我
们早就被饿死了。他们每次来，把东西放在
头上趟水摸着来到我家里。

1960 年 7 月份，山矿停产父亲被下放
到辽宁省清源县南八家乡筐子沟大队杨大
卜村，9 月份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迁了过
去，开始了新的居住生活。母亲一半的人
生都是这样过着挨饿的日子，过着为粮食
算计的生活，这让她对粮食产生了不能用
言语表达的感情。

母亲虽是一个腹无半墨的农村妇女，
她却懂很多种粮、存粮的道理，能背全中国
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到了该种什
么作物，都铭记于心。每年粮食下种和收
获的季节，她都会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念念

有词，很虔诚的样子。有一次我忍
不住好奇就问她：“娘，你看着天上
在说什么？”她看着我很认真的说：

“农民吃饭要靠天，我在求老天爷
给我们一个好天气。”看着我迷糊
的样子，她继续道：“希望粮食种到
地里后，要下雨，种子好长；又别天
天下，不然，种子会坏在地里，将来
不出粮；别天旱，天旱了苗子会死
掉，我们农民就惨了，天天就要辛
苦的挑粪去浇灌它……”“粮食收
回来后，要晒干它，又得求天了，它
要是不出上几个好太阳，粮食霉在
屋子里又得愁了。”母亲只有在说
着和粮食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整张
脸上神采飞扬，每条皱纹都似在微
笑，双眼眯成了缝，好似那金灿灿
的粮食已经丰收进了仓。

随着年轮的交替轮回，年复一
年，母亲慢慢地老了，家里的承包
地就租给村里的人种着，在每一季
的粮食收获的时候，她要求他们按
土地的面积给她一定的粮食，当她

的生活口粮。后来，我常提出让她和我们
一起住，母亲总是拒绝，边摇头边指着胸口
说：“我自己的粮柜里有粮，心里踏实”。母
亲在这件事上态度非常坚决，怎么劝也不
听。最后，我们也很无奈的接受了，只能依
照她的做法做了，我只能常回家看看，给他
们生活上加以补贴和照顾。尤其每到一季
粮食收获后就按时买一些粮食给他们送
去。她每次收到粮食后都会在院子里很仔
细地来回翻晒，直到轻轻地咬一粒粮能听
到“嘣”的声音，她才会小心的把粮食装进
粮柜里，她说：“这样就知道粮食的水分是
真的给晒干了，放到柜子才不会霉掉”。

现在，粮食逐渐地用科技手段增产了，
惠农政策也不再让老百姓每年上缴公粮
了，而且种地还发放补贴。家里头年的粮
食还没吃完，新一年的粮食又丰收了。父
亲就把收获的粮食卖掉，填补家用，然后父
亲就把头年的余粮拿一些粉碎喂猪，这样
腾出些地方，用来存放新粮。有一次母亲
给我们送大米来到我们家，坐在院子里语
众心长的对我说：“有时常把无时思，粮食
打进仓，莫忘灾和荒啊！你们可不能把粮
食给浪费了，万一遇到了遭灾年可咋办？
有粮存放在那，总比到时没有粮饿肚子强
吧？”说着说着脸上的皱纹都皱到一起了，
父亲忽然站起来，把双手背在后面，埋着
头，没好气的走了，好像父亲犯了什么不可
原谅的错误。

头十几年前，母亲七十多岁了，加上身
患疾病，实在种不了地了，母亲不情愿放弃
了种地，搬离了老家，又回到了东北我的兄
妹那里去疗养疾病。只有父亲说什么也不
离开，就一人在家守着老屋，祈盼着我的母
亲再回来一起生活。有一次周末，我回家

去看望他，只见他正挑着一担子粪准备灌
小菜园子，把我给吓坏了，赶紧上去让他停
下，我生气地吼到：“不是给你说过我们周末
回来帮你做吗？你不是也答应我们一个人
在家不做重活？”他也许知道他的行为是真
的吓到我了，就呵呵地笑着说：“我在家呆着
闲得慌，全身不舒服，再说做一辈子了哪这
娇气？我自己也会小心的。”经过那次后，我
再次提出让他把老宅卖了和我们一起去住，
没想到他还是初衷不改，说什么也不来，只
说“我听你们的，我不种地了”。假如只让他
在我们家里住上一晚，他也不答应，愣了一
眼，焦急地说：“那咋行！我不回家，家里就
没人了，有贼把我的门锁撬开了，把我柜子
里的粮食偷了怎么办？”说完头也不回地就
回家了，那急匆匆的样子，就像他只有看见
粮食在柜子里好好地才能安心。

如今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 16 年了。
我还记得在父母亲去世之后，整理家里的
东西，在清理他们的粮柜里的粮时，看见还
剩有大半柜子的粮，我们都在感叹父母亲
的粮食咋还有这么多，这时大哥说“娘告诉
过他，柜子里的粮还有几年前你们兄妹送
给她的”。预防粮被虫子蚀了，她每年夏天
都会把它们弄出来好好的晒晒，再装回到
柜子里，吃不完也舍不得卖掉，就这样积累
和保存到现在。听完我都惊呆了，父母亲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爱惜他们的粮……

另赋《粮食诗》一组：
一、小麦

麦浪翻空沃野黄，丰收愉悦写眉行。
开镰快割陌田阔，笑语欢声飞进庄。
数树红花添景秀，一溪碧水映天茫。
夏初麦熟腾麦浪，麦收新麦馒头香。

二、水稻
黄河九邀稍门庄，漫村遍野著秋妆。
无垠一色金波滟，百态千姿秀穗扬。
垄上撷诗风和韵，田头走笔稻添香。
同吟此夕丰收景，赞说家家奔小康。

三、玉米
长茎宽叶色碧翠，婀娜多姿胜富豪。
喜水喜肥茁壮旺，怡人养性熏心陶。
夏天炎热苞禾满，尘世茫茫丰产高。
去热除湿疏血压，五谷群粮领群骚。

四、黄河大米
籽粒饱满色晶莹，清香油润满口中。
颗颗似玉碗上品，黄河大米受欢迎。

五、谷子
孩时傲慢脸上扬，成熟腰弯谦卑状。
秋至生成金粒米，佳餐有它最营养。
沸腾铁锅熬小米，贴饽巧做棉花糖。
一堆篝火烧红炭，烤到金黄溢清香。

六、糜子
春青秋紫遍地香，奉天承运换时妆。
成熟风曳粮飘落，米黏粒大色金黄。

七、高粱
亭亭玉立傲神州，满面红光笑仲秋。
沃田深处吐痴心，红白透粉总含羞。
火红脸蛋醉三秋，韵满田园意未休。
欲报农家三季汗，芳香子籽满仓楼。

八、拾麦穗
拾穗非因贫，粒粒皆可珍。
汗滴禾下土，幼苗长精神。
果实丢田里，人天皆不允。
穗穗拾回家，才不昧良心。

九、割黄豆
割豆需好镰，此作最辛艰。
腰累且不说，伸手荆棘缠。
豆荚尖又硬，满掌鲜血沾。
十指连痛处，汗多心头颤。
悠悠望白云，所感不一般。
为了大丰收，何难也克坚！

十、咏粮食
人类以食为天，五谷杂粮养人。
营养均衡体健，珍惜粮食痴心。

十一、珍惜粮食
五谷丰登虽靠天，汗滴禾下更辛艰。
耕耘十亩凝心血，忙碌一生度暑寒。
未使人人知晓苦，怎能处处懂得甜。
倘无风雨灾荒日，也要珍惜粒粒餐。
注：“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是人

们生存的重要条件。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
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把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摆到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地位上来，采取一系
列举措提高粮食产量，做到增产增收；帮助
贫困县摘帽，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全面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强化农村的综合性管理、规
划、改造，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从而使“三农”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备战备
荒为人民”。手中有粮心不慌。面对严峻
的国内外形，遵照习总书记指示精神，节约
粮食，杜绝餐桌上浪费现象，赋诗撰文赞粮
食，意义深远重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种地
从春到秋，辛勤劳作，实在是辛苦，每年获
得农业大丰收实属不易。尊重农民、关爱
农民、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应成为社会广泛
共识和良好的新风尚。

作者系区法院退休干部

XIN JIYANG

4
2024年9月6日

专 版
新济阳

责编：高春荣 尹 聪 美编：朱娜娜 校对：张来弟

本版电话 84228921 E-mail:jyqxxxwzxycc@jn.shandong.cn

“关于粮食的故事”
有奖征文选登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jyqxxxwzxycc@jn.shandong.cnjyqxxxwzxycc@jn.shandong.cn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242024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

惜
粮
的
母
亲

◎
司
文
华

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1960年，如果不是那块高
粱面的饼子，他就可能饿死了。

14岁的父亲在1960年的初春已经四天没怎么吃东
西了，肚子里全是不能消化的草根和枯叶。可是屋漏偏
逢连阴雨，父亲病了，高烧不退，说着胡话。祖母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父亲烧得难受，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家里
不要说粮食，就是能吃的东西也没有。祖母看着被烧得
迷迷糊糊的父亲，实在是心痛，只好一次又一次往生产
队长家里跑，他甚至想跪下来求队长去救救她唯一的儿
子，可是队长不在家，队长的女人说队长去公社开会去
了，到晚上才有可能回来。

天一擦黑，祖母又去了队长家。队长刚回来，还没
落脚，正呼哧带喘地歇息。祖母知道队长之所以喘息不
是累的而是饿的，她从家里走到队长家不过二三百米的
距离，气就不够喘了，何况队长是从公社回到村里的，六
七里路呢。“长明哥，我家柱子在发高烧，迷迷糊糊的，恐
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去看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队
长看了看祖母，又看了看自己的女人，叹了口气，抬起屁
股跟着祖母去了我家。

“柱子没什么毛病，就是饿的，给他吃点东西就会好
起来的。”“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队长瞟了一眼祖
母，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了一块高粱面的饼子。“这是我去
公社开会，发的一块高粱面的饼子，我没舍得吃，就给你
家柱子吃了吧。你家柱子是块上学的料，等他好起来，
度过这个难关，还是送他去上学吧，这小子将来会有出
息的。”“他大爷，使不得使不得，你就给柱子留一小块

吧，你也是一大家子人呢。”“我家大春都二十好几了，身
体壮得很，我和你嫂子身体也能扛得住，你们家柱子身
体弱，说句你不爱听的，你一个寡妇挺难的，都留下吧，
我走了。”说完，队长把那块高粱面的饼子放到了父亲躺
的床上。

祖母把那块高粱面的饼子分成了十多块，她一块也
没舍得吃，全给了父亲。父亲吃下那块高粱面的饼子，
身体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三年自然灾害很快过去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但祖母和父亲心里都记得队长的那块高粱面的饼子。
祖母告诉父亲，让父亲一辈子也要记住队长对他的大恩
大德。父亲用力嗯了一声。

1963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后来又参
加了工作。每逢回家，父亲都是要买双份的礼物，一份
给祖母，一份给队长。

当年，一块高粱面饼子让父亲铭记一生，虽说现在，
粮食产量高了，物质也极大丰富了，但我们也要珍惜节
约每一粒粮食，从而做到忆苦思甜。习总书记多次强调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
国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
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粮食安全不仅关系到每一
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更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为
此，我们要从自我做起，从节约一粒粮食做起。

作者单位：济阳区新元学校

“不好不歹的年成，一亩地口袋多麦子”，父亲说的
是解放前家乡小麦的亩产量。这里，父亲说的是老亩。
老亩，一亩顶现在市亩一亩半。父亲说的口袋，我见过，
也用过，细、长、布料厚，结实，盛上粮食便于肩扛。估
摸，抓着口袋头搭肩扛起来的一口袋麦子，上秤称也就
150斤。“口袋多麦子”，多多少？50斤吧。如此算来，一
老亩地200斤麦子，折合市亩，一亩地一百三四十斤。

家乡的地是白土地，白土地好种田。但白土地种麦
子不大行，苗出得虽好，但长长就后松了，长长就不如红
土地里的麦子，有农谚：“白土地里看苗，红土地里吃
饭。”

以前，偌大的一个村子，常年吃面饭的人，没有几
个。卖馍馍的，清早起来，肩搭白毛巾，背一个馍馍箢
子，走街串巷，“饽饽，饽饽”（忌“馍”与“摸”同音）。听到
咋呼声，常年吃馍馍订着馍馍箢子的定时留馍馍，老人
生日娃满月的，或是伤风感冒吃不下饭的就买斤馍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种地密植提上了议程。播种
小麦用上了三腿耧（在原有的六寸或五寸两腿耧的基础
上，中间加了一根腿。这里的“寸”，指的是木匠尺，木匠
尺一尺合市尺一尺六寸，合53.3厘米），小麦的播种量曾
要求从原先的每亩10多斤增加到30斤。领导做的是乘
法，一粒小麦下到地里发芽出土后能分多少个孽，一个
孽长一个麦穗，一个麦穗能多少个麦粒，一亩地下种30

斤种子，这么一个连乘，一亩地要产多少麦子呀！有的
生产队长想不通，给耩地的发种子时不发那么多，但发
着发着还是比10 多斤多。有的耩
地的耧把式更是想不通，胡闹！哪
能下这么多种子呢！能长起来
吗？直实的把麦种剩了回去，挨了
批评，拐古的把多出来的麦种偷着
磨面烙了饼。做乘法的没有算错，
只是小麦密植，肥水条件得达到，
小麦品种要好。

生产队时，每年种麦子的时候，公社干部下村，大队
干部包队，社员吃住在坡，牛不停蹄、人不歇工，大干快
上，一定要种足种好小麦！每年小麦种得不少，收的不
多。旱地薄田，靠天吃钣。要是碰上一年能“八十三场
雨”还好，一亩地一百多斤二百来斤麦子，留了种子，缴
了公粮，每人还能分三几十斤麦子。“八十三场雨”指的
是，八月里一场透地雨，耩麦子；十月里一场透地雨，封

冻水；来年三月里一透场地雨，小麦返青拔节。好雨知
时节的时候少，常常是，春天干热风一刮，黄沙壅青垄，
小麦还长，咋长？芦茬了，有的连穗都秀不出来；有的年
头小麦长势还不错，扬花授粉时，一场连风带雨，倒了，
小麦品种老化，不抗倒伏，麦倒一把糠。辛苦一年，打的
麦子不用上秤分，用碗量就行，一个人分个一碗两碗的，
蒸馒头包饺子不够，上碾轧轧，能喝两顿麦片粥。有的
年头打的麦子甚至不够麦种，还分，分啥？公粮也免了，
不缴了。

家乡的老百姓为日子里能有几斤或多几斤麦子，没
少动脑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粮所拿麦子换红
小豆，换来出口。一斤红小豆换一斤半麦子。粮所对红
小豆的质量要求很严，有虫口的不要，瘪的不要，小粒子
不要，轧扁了轧碎了的不要，有杂质的不要。即便这样，
人们还是在零星地里，或是在自留地里庄稼缺苗断垄的
地方，补种上红小豆，盼着收了红小豆换麦子。秋后少

活儿的时候，或阴雨天，或晚饭后点上煤油
灯，家家户户在方桌上或一块平板上，铺上
一块布，倒上红小豆，手拨拉着，一粒一粒逐
个逐个地挑。手拨拉着挑，心里就想：一斤
换一斤半，30 多斤红小豆，能换 50 多斤麦
子。50多斤麦子，一家人能过个好年。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这么一年，
我所在的生产队一坡麦子大丰收，亩产400
来斤。种麦子时施了底肥（土杂肥），化肥氨
水的都施了，耩地时还煮了大豆当种肥，更
是换了良种，关键时候还抢水，用黄河水浇
了一遍（已引黄河水入田，只是水源紧缺）。
那年所摊公粮也多了，缴了公粮，留了种子，

按人每人分了70斤麦子。社员个个喜得合不拢嘴，能
多吃几个馍馍，多吃几顿饺子啦！

现在种地是，优质肥，优质水，肥水充足，品种越来
越好，小麦年年稳产高产。乡亲们说，家乡的白土地长
小麦长得可好啦，稳产高产，根据播种时间的早晚，一亩
地下30斤左右的种子，亩产1200斤，没问题。

做梦也没想到，老百姓也能天天吃馍馍！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一块高粱面饼子
◎薛立彬

麦 子
◎田邦利


